
前段时间很多人为“武
汉加油”，这让易中天先生
哭笑不得。易中天说武汉
不喊“加油”，而喊“铆起”。

“铆起”是武汉方言，相当于
川渝人叫的“雄起”，但也有
区别，“雄起”没有“铆起”有
力度，吼的是干口号，旁边
啦啦队干的活儿。

方言是独特的地域文
化，有人说，一个人一开腔
就晓得他是哪里的人。易
中天的话，让我们想起成渝
方言的“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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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说法，使用四川方言的
人多达上亿，是《中国语言地图
集》里“汉语分区方法”使用人口
最多的方言片。真的是这样吗？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及徐
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对，至少上亿人。”周及徐
说，这里先“科普”一下，现代汉语
方言片区分为三个层级：上面塔
尖为第一层级，这一层级有八大
方言片区（有说七大片区），这八
大片区里的“带头大哥”是北方方
言（官话方言）区，它以北京话为

代表，使用人口占汉族总人口的
65%以上，应该有七八亿人。注
意，北方方言并不局限于秦岭淮
河以北，相反西南地区和长江、淮
河之间的也使用北方方言。这不
是按行政区域和地理方位划分
的。

周及徐说，北方方言区旗下
的第二层级，是华北、东北、西北、
西南和江淮等“官话”片区，其中
西南官话又是这一层级的“大
哥”。西南官话分布于云贵川和
湖南湖北的部分地区。

“我们说的四川话——准确
叫‘成渝话’，是西南官话麾下的
第一主力，属第三层级。”周及
徐表示，成渝话虽“级别不高”，
但块头大，使用人口多达上亿，
是北方语系中最大的次方言。

“当然，比起北方话的使用体量
——光北京、天津、石家庄、济
南、太原、包头、沈阳等地加起
来就不止一亿人，四川方言使
用人数还是要少得多，在全国
应居‘老二’的位置吧。这也很
了不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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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话成渝话：：
上亿人说的西南官话上亿人说的西南官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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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方言地理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李贵平

山水相依

四川话与重庆话，专业上拥
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湖广话。

重庆的湖广话形成于明朝初
年，成都的湖广话形成于明末清
初，相隔300多年，各自又融入一
些“土著话”，在说话的语音、语调、
味道、词汇形成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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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95年，华西都市报搞
了个“成渝口头禅”大赛，呈现出

“双城”在方言上的差异。比如，
说同一件事或同一物品，成渝两
地的表述和语气大相径庭，成都
话说“楼下”，重庆话说“楼脚”；成
都话说“这里、那里”，重庆话说

“这点、那点”；成都话说“咋个办
呢”，重庆话说“啷个办呢”；成都
话 说“ 很 好 ”，重 庆 话 说“ 嘿
好”……发音上，成都话要嗲些，
说到“三”“饭”“干”，嘴巴要横向
拉开；重庆话的儿化音多些，语速
较快。

成渝双城，山水相连，文化同
源，但在方言上呈现不同特点。
这是因“方言地理”不同造成的。

从历史上四川话（成渝话）的
由来与演变看，明末清初由于战
乱，四川（含当时重庆）人口被屠
戮得非常厉害，达到十室九空、满

目凋敝的程度，中央政府不得不
考虑移民“填川”，于是把离四川
最近的江汉平原（主要是湖北一
带）的大量人口迁移入川。移民
来了，就形成新的方言布局和格
局。

现实生活中，上亿人讲四川
方言，这是个非常大的体量。四
川方言在现代汉语体系第二层级
的西南官话中属绝对主力（第一
层级是北方方言，使用人口和地
理面积占全国65%以上）。

民间有个说法，新中国成立
后，北京召集专家进行讨论和投
票，北京话以52票位居榜首而被
确认为普通话；四川话获 51 票，
位居第二……按著名语言学家、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及徐
的说法，这只是一种传言，因为确
立一个国家的普通话标准，要看
一个城市是否具备政治、经济、文

化等中心的条件综合考量，国内
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可与北京相
比，北京话也理所当然被确认为
普通话。“当然，这个说法也为四
川话打了个不小的广告。”

四川话与重庆话，专业上拥
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湖广话。两
者发音上都具有西南官话的特
征，如 4 个声调、古入声字归阳
平。由于地域、社会、民俗等条件
不同，重庆的湖广话形成于明朝
初年，成都的湖广话形成于明末
清初，相隔300多年，各自又融入
一些“土著话”，这样成渝两地的
人在说话的语音、语调、味道、词
汇形成差异。就连重庆话也非铁
板一块，还分渝北代表（合川区）、
渝南代表（綦江区）、渝东北代表

（城口县）、渝西（江津区）。犹如
一棵参天大树，枝枝蔓蔓，盘根错
节，非常复杂。

地理（山水）形态，对成渝两地湖
广话和南路话的形成和传播有什么影
响呢？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及徐
表示：“有影响，影响还不小，尤其在方
言的传播方面。古代，处在高岭大峡、
深山老林、大江大河等不同的地理环
境，即使两个地方直线距离不远，也会
阻碍方言的同化、交融、传播。我们知
道古代的交通可不像现在，要困难得
多，族群也要封闭、独立得多，于是大
家各说各的方言。”

俗话说“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
俗”，方言也是如此。

周及徐说，较典型的例子是都江
堰。“这个地方地跨岷江东西，以岷江
（外江，自然河道）为界，居然出现两种
不同的方言，当地人称‘河东话’和‘河
西话’，前者接近湖广话，后者则是典
型的南路话。你想，隔着一条滔滔大
江就泾渭分明啊。”

周及徐说，湖广话主要分布于四
川东部和重庆地区，它基本上是以岷
江为界，而岷江以西、以南的地方主要
说南路话。“因为当年，岷江在一定程
度上阻挡了张献忠大军的西行，川西
南地瘠民贫之地引不起他的兴趣，虽
然他一度出兵打到邛崃和雅安天全。
再比如，过去的下川东如巫山、奉节、
云阳、忠县和丰都、荣县几个地方，虽
相隔很远，但当年移民是沿长江往西
走的，这几个地方因长江之故方言接
近，也跟明清移民潮中百姓“流渗”在
沿线繁衍有关系。”

地理形态
对成渝方言影响深远

“湖广填川”造就了四川新的方言布局和格局。成都人说的成都话，其实和重庆话一样，都是“湖广话”。杨涛 摄


